寄往远方的思念      
                     本报记者 李 艳

    人其实有两次死亡，第一次是生理的，第二次是社会的，它在一个人被遗忘时到来。
    徐利民始终和我们同在。徐利民的音容笑貌、冲天干劲……栩栩如昨。
    爱妻周卫红一直留着徐利民的手机，定期充电，经常打开丈夫的微信看一眼，每次总能看到新消息：“徐部长，很想你，上山有好消息了……”“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，您还在该有多好啊！”……
    寄往远方的思念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如潮水汹涌，怆然泪下。
    媒体工作人员、生前好友、至亲家人，今选取三则，在声声泣诉中，徐利民再次悠然醒来……

       多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您还在

    寄远方 
    2022年9月22日晚8时57分
    表哥，一路走好，多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您还在。

    在人间 
    表弟王杰比徐利民小21岁，“表哥一直是家族的骄傲，我们从小以表哥为榜样，我有今天，全靠表哥教导，可惜还没好好回报，表哥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”。
    发这条信息时，是在追悼会当天，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行的人，把殡仪馆最大的尚礼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抽泣声此起彼伏。脚步轻些再轻些，思念长些再长些。
    王杰在金华上班，一早赶到浦江送表哥最后一程。王杰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，多希望梦早点醒，多希望表哥还能回复，再次像生前每次见面时那样，殷殷叮嘱“好好工作”……
    工作拼命的徐利民其实是个大暖男，对长辈孝顺，对晚辈贴心。
    “他工作很拼命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对我要求也很高。虽然他是弟弟，但在这些方面，他更像哥哥。”在哥哥徐树明眼里，弟弟为官朴素，“平时穿的，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便服，脚上不是旅游鞋就是布鞋。”
    “弟弟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每天上学前，都会帮奶奶把水缸里的水挑满；农忙的时候，我上班没空干农活，家里的农活几乎都是弟弟帮忙干的；弟弟工作以后，每次回家也都会抢着帮妈妈干活；每次出差，都会跟妈妈打一声招呼。”徐树明回忆，有一次，妈妈生病住院，他知道弟弟工作忙，叫弟弟不要担心，妈妈他会照顾好的，但弟弟还是一有空就来医院陪妈妈。还有一次，弟弟出差回来已经很晚了，仍直奔医院看望妈妈。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责怪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来？妈妈已经睡了。”弟弟轻轻说：“我出差这么多天了没看到妈妈，看一眼心里踏实！”
    心有所畏、言有所戒、行有所止。再怎么对家人好，徐利民有一条原则不会触碰，那就是不干违法违纪的事。
    “能帮的帮，违法违纪的事绝对不帮。”在任何场合，徐利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他常常对家人说：“不要以为我是个官，可以怎么样，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。”
    有一次，一位亲戚因为涉嫌赌博被派出所传唤。亲戚打电话向徐利民求情，徐利民严肃地说：“违法违纪的事情，我帮不了，也不会帮，派出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！”
    就因为这件事，亲戚一直想不通。徐利民去世后，这位亲戚赶来悼念，追悔莫及：“我错怪了他。现在我也想通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为人，不是他不肯帮，而是他身为领导干部不能帮。”

              站高谋远，百忙中安排人员对接 

    寄远方 
    2023年3月9日晚9时49分
    徐部长，您好！
    我是央视媒体宣传的杨钰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一号文件针对农业强国、一县一品再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市场也放开了，您看今年是不是可以把“浦江葡萄”品牌在央视以有声宣传片形式播出……
    您站高谋远，百忙中安排人员对接。

    在人间 
    杨钰是央视代理公司工作人员，发这条信息时，徐部长已经去世五个多月了。
    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当时我不知道徐部长因病去世了。”昨天，杨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一个劲内疚地说。他和徐利民没见过面，只通过一次电话，但徐利民的和蔼可亲、对工作的热忱执着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    “我和徐部长是2021年底因工作认识的，他对工作很有独到的思路。”杨钰说，在徐利民积极引荐下，他曾到浦江采访，虽然徐利民工作忙，未能见上面，但联系哪个部门、采访谁，事无巨细，徐利民都安排得妥妥的。“徐部长是一位很不错的领导，以身作则，冲锋在前。”     
    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部一号文件出台后，想着雷厉风行的徐利民肯定会有大动作，当天晚上，杨钰就给徐利民发了信息。
    “以往，徐部长信息回复很及时。这个短信却迟迟没能回复，我还纳闷呢。”杨钰说，后来他才知道徐利民去世的噩耗，悲痛不已。
    信息中提到的浦江葡萄，徐利民生前没少花心血。
    2020年以来，为了让文艺更加及时、精准、有力地服务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，在徐利民推动支持下，浦江县文联成立了上山文化、工业强县、乡村振兴、全域旅游、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。成员主要来自浦江县文联下属的作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15个协会。其中，乡村振兴文艺专班主要服务浦江葡萄产业。
    当年盛夏，浦江县黄宅镇葡萄专业村——横山村迎来了一场葡萄画展，100幅由浦江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金土创作的葡萄写意画精品之作，惊艳亮相。
    半年前，周金土深入葡萄基地写生，成作近200幅。他说，画这些画的目的很单纯。“我想通过书画的表现形式为‘三农’服务，宣传推介浦江葡萄。”
    以文艺助农，周金土不是独行者。诗文、歌曲、书法、美术、曲艺作品……在浦江，一大批文艺家创作了一批宣传浦江葡萄的文艺作品，助力浦江葡萄销售。
    葡萄是浦江的一大产业，几万人从事该产业。成立文艺专班仪式之后的当年夏天，乡村振兴文艺专班组织县书协、县美协会员开展“百名会员助葡农，千幅书画送客户”活动，创作780余幅精美书画，赠送给葡萄经销商、普通网友，葡萄画作随葡萄装进快递箱，飞入千家万户，将“中国巨峰葡萄之乡”“中国书画之乡”的美名传播得更远。
    “将浦江‘中国书画之乡’的优势和‘中国巨峰葡萄之乡’的优势结合起来，促进浦江葡萄宣传、销售。”这一创举带来了极大的反响，徐利民很高兴，连连为文艺工作者点赞，“这样的促销方式很新鲜！”

              我好想你，你在那边好吗

    寄远方 
    2024年1月23日下午2时43分
    徐部长，我是飘，我好想你，你在那边好吗？

    在人间 
    飘是徐利民生前好友黄峰飘，比徐利民大三岁，两人很早就认识。
    “徐部长为人直爽，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，该骂则骂，骂完人家也不恨他，都了解他的脾气，知道都是为了工作。”黄峰飘说，徐利民绞尽脑汁为浦江争取了很多利益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，著名考古学家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后题词“万年上山 世界稻源”“远古中华第一村”，现已成为上山文化最宝贵的财富。
    2019年12月，浦江县委正式下文成立上山领导小组，徐利民出任常务副组长，坚定扛起推动上山文化研究与宣传的大旗，积极推动“万年上山”成为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化IP。
    “徐利民领命到上山文化岗位之后，所做的最重要三件事，一是举办2020年的‘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’；二是推动上山文化进京，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上山文化特展；三是成立‘上山文化遗址联盟’，正式提出‘申遗’目标并成为政府的行为。”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说，这三点一步一个脚印，接力将上山文化工作推向“上山”之巅。这虽然离不开各方的协同努力，包括上级部门的重视与支持，但徐利民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    熟悉徐利民的朋友私下总结，徐利民身上具备了三方面的优秀品质：一是对事业的忠诚。很显然，徐利民作为上任的宣传部长分管上山这块工作，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，而是分配给他的任务，但一旦接受之后，他便拥有了完成任务的强大责任感。二是情怀。当徐利民对上山文化逐渐认识之后，内心便对考古与历史有了一个高度的定位，这不仅仅是悟性，更多是与生俱来的情怀，他不止一次说，做好了上山这件事，他此生无憾。三是工作水平。徐利民从乡镇干部做起，具备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。后来与单纯得多的学者、考古学家、文物工作者打交道，更显得得心应手。
    在徐利民家采访，记者翻遍了他的手机和家庭影集，都找不出一张像样的家庭团圆照。忙于工作的徐利民，带家人出去旅游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。“时代楷模”徐利民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，徐树明含泪讲述“弟弟曾答应陪妈妈去北京看五星红旗。弟弟没有完成的承诺，哥哥来完成”，戳中现场所有人的泪点。
    “结婚26年，他就带我去过一次北京、一次东阳横店影视城。”周卫红和徐利民情深意笃，徐利民去世后，周卫红迟迟未能从悲痛中走出来。
    北京长城，徐利民牵着周卫红的手，满脸甜蜜的笑；横店影视城，徐利民搂着周卫红的肩膀，满脸幸福的笑……
    “我们就是最普通的夫妻，平时也会吵吵闹闹。人生没有如果，真有如果，我就不会让他这么拼了。我既恨他又心疼他，我们一起出门的机会实在太少了。他都还没看女儿穿婚纱，走上婚姻殿堂，还没好好享女儿福。”周卫红抚摸着照片，泪如雨下，“多希望这只是个噩梦，梦醒来他还会像往常一样，摸摸我的头说‘没事，有我在呢’。”
    徐利民生前养了一只可爱的猫，周卫红给它取名“汤圆”。她希望，女儿不在家的日子，汤圆能代女儿陪在他们身边。汤圆很黏徐利民，徐利民看书，它跳上书桌；徐利民会客，它跳上沙发……
    采访当天，记者一进门，就听到汤圆“喵喵”地叫，它也以为是徐利民回来了吗？
    “你长眠，我长念，等相见。”周卫红的微信签名让人泪目。“每撕一张日历，我就感觉离他近了一天。”
    客厅，电扇的风声“哗哗”作响，汤圆在逡巡。唯一的一张全家福，年迈的母亲坐在正中央，徐利民和妻子、女儿站在身后，笑靥如花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    定格一家的幸福瞬间，寄往远方的长长思念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。
